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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朝鲜社会个体化具有新时代特点。朝鲜族社会个体化的新特点。中国的教育市场化改革与韩国因素
是朝鲜族走出去力量的重要推手，朝鲜族的高度流动性，女性地位的上升，亲属关系与传统文化的实践性选择，为自己
负责、为自己而活的价值理念，通过努力拼搏实现自身的幸福和快乐，都成为朝鲜族社会个体化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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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云翔利用“个体化”这一概念工具和对黑龙

江省下岬村 30 年的田野观察相对有效地分析了中

国社会近几十年来的变化。笔者遵循阎云翔的逻辑

框架分析朝鲜族社会的个体化特征，虽然它们面对

同样的国家与市场的推力，但由于民族不同，其利

用传统文化与全球化力量的机会不同，形成了独特

的个体化之路。
一、朝鲜族社会个体化的背景———中国社会的个

体化

阎云翔在其新作《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详细论

述了中国自毛泽东时代开始的个体化进程，计划经济

时代，国家推动的社会改造将个人从家庭、亲属、地方

社区中抽离出来，然后将个人作为社会主义主体再嵌

入到国家控制的工作与生活的再分配体系中。社会主

义实践创造了一种个人对社会制度和国家的组织性

依赖，改革开放后，国家推动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

革与制度性变迁，国家卸下了其曾经承担的很多责

任，迫使个人自我依赖、积极竞争。近 30 年来的社会

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个体在社会实践中

的崛起和社会关系结构性变迁导致的个体化进程。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给个体“松绑”的过程，个

体普遍觉得更自由、更自主，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和为

保护个体权利的抗争更加被提倡，对独立自主的要求

也更正当，这是体制改革推动的个体化进程。在家庭

及亲属关系中，夫妻关系取代了父子关系成为家庭主

轴，家庭关系中个体成为中心，个体通过家庭的运作

来寻求自身的利益和快乐。亲属关系变得更具经营性

和实践意义，个体根据实践需要不断重新界定亲属关

系的距离，远近亲疏和强弱，亲属关系存在的意义是

服务于其自身的利益，满足其工具性需要和情感性需

要。青年一代个体的权利意识和反权威意识日益增

强，成为真正独立而有自由意志的公民日益成为他们

的价值理想。女性从私人生活中走出来，在家庭中与

丈夫进行家庭权力的争夺，在社会上又成为一股重要

的消费力量。消费主义和全球化也是个体化的重要一

面，消费主义使个体欲望的及时满足变成一种个体权

利，人们在具体的物质方面专注地追求个人幸福和自

我实现，个体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博取社会地位，体现

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
在国家与市场的双重推力下，个体得到前所未有

的解放，但同时也出现了“无公德个人”，即年轻个体

开始强调“我应得……”，在从父母那里索要更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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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却忽视了尊重他人同等权利的义务。西方的

个人主义被片面地理解成为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其表

现包括自私、不合群、功利主义、毫不考虑别人的权利

和利益，忽略了自主、平等、自由和自立，即中国的新一

代年轻人想要自由却不自立，想要权利却不尽义务，

出现了“无公德的一代”，这也是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

中出现的新挑战。在国家的管理、民主文化和福利体

制欠发达，古典个人主义的发育不充分的情况下，中

国的个体生活在由动荡的劳动力市场、流动的职业、
持续增长的个人风险和亲密与自我表达的文化所构

成的后现代大环境之中，在政治威权主义背景下，市

场经济和全球资本主义联手迫使人们更加强调个人

责任、自力更生和自我依赖，这也是中国走出的一条

独特的个体化之路。
二、朝鲜族社会的个体化特点

中国社会结构逐渐个体化的第一个特点是，由于

在身体和社会这两方面的流动性不断增加，现在个体

可以打破社会团体的约束，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寻找自

己的发展之路，市场与国家充当了两个重要的推手。
中国的教育市场化改革与韩国因素是朝鲜族走出去

力量的重要推手，朝鲜族的中年一代与青年一代有不

同的个体化之路，中年一代是为挣钱及子女牺牲自

己，青年一代更注重自身的幸福和快乐，但他们都形

成了为自己负责、为自己而活的价值理念。
1.朝鲜族的流动、脱嵌与再嵌入

中国朝鲜族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中韩建交以后，朝鲜族开始了从东北三省

向中国的大中城市以及韩国大规模流动的过程，这种

流动构成了这个民族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

的主要部分，而与此同时相伴生的是朝鲜族的个体化

进程以及朝鲜族社会的个体化。改革开放、中韩建交、
体制改革、国企改制、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

使朝鲜族与体制的纽带越来越松，他们被迫脱嵌于现

有的体制，不得不在体制外寻找新的机会，此时韩国

及韩资企业为这个民族提供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

特机会，使朝鲜族农民不会像城市的农民工一样，而

是大部分进入韩国。他们将韩国的机会以及韩资企业

进入中国带来的机会看作是重新嵌入这个社会的资

本，借此他们实现了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子女教

育条件的改善，从而本质上通过努力改变自身及子女

的命运，使子女最终成功地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
2.国家、市场与传统文化的运用推动朝鲜族的流

动与个体化

朝鲜族是中国各民族中流动较早、流动比例较高

的少数民族之一，朝鲜族的流动是国家、市场与民族

传统文化三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一是国家的力

量。中韩建交这一国家行为，以及改革开放，更多韩资

日资企业进入中国投资设厂，都吸引了朝鲜族走出家

乡流动到东南沿海等开放发达城市以及韩国。改革开

放前，大多数朝鲜族人生活在农村，体制改革使朝鲜

族走出农村，改变原有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进入城市讨生活。二是，市场的力量。中国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使金钱成为一种具有普遍

购买力的力量，使挣钱成为一种利益追求的集中表

达，朝鲜族为了去韩国挣钱利用各种手段、承担各种

风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遵循自

力更生、勤劳、节俭、冒险、拼搏等价值，这恰是市场经

济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联手塑造了朝鲜族的个体化

之路。三是，传统文化的力量。吉登斯提出个体化是

“去传统化”，即个体日益从外在的社会约束中脱离出

来，例如家庭、血缘关系和阶级地位，个体不再为保持

传统而奋斗，相反，个体选择一些传统为自己服务。朝

鲜族利用自身民族语言的优势，进入韩国或在中国韩

资企业工作，当朝鲜族人聚居某地，更多的朝鲜族去

开饭店，并进入一系列与朝鲜族有关的行业，在新的

地方形成新的聚居区，他们还利用朝鲜族的传统饮食

文化在中国各大城市开饭店和各种休闲娱乐中心。在

朝鲜族眼里，他们并没有多大的责任去保存自身民族

的传统文化，只有当这种传统文化能为自身带来利益

的时候才被推崇，比如语言和传统饮食，此时他们只

是选择传统来为自己服务。他们对待家庭与血缘关系

的态度也是如此，只有这种家庭关系以及血缘关系能

为自己去韩国打工或者进入韩资企业提供助力时，这

种关系才被重视，与此同时，朋友、同学这种同样能提

供助力的自主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会被提升到比较

重要的位置，甚至超过亲属与血缘关系。
3.自己承担全部生活责任和风险

鲍曼提出个体化是“强迫的和义务的自主”，指现

代社会结构强迫人们成为积极主动和自己做主的个

体，对自己的问题负全责，社会的责任得以解脱。早期

向韩国流动的拓荒者不乏很多受骗上当的人，很多人

被骗走十几万元的中介费，有人偷渡出现意外，有人

被骗婚、骗财、骗色，有人去了韩国在韩国发生意外却

没有任何赔偿和保障，有人在韩国被拖欠工资无法维

权，嫁到韩国的女性也有很多心酸的故事，但所有这

一切困难都由他们个人来承担，因为他们自主选择了

这样的谋生方式，就被强迫自主地承担一切后果和风

险。去韩国劳务这一行为可以完全用杜博斯和比奥沃

斯对个体化概念操作化的五个方面做出完整解释，一

是个体目标的追求，即朝鲜族是为了挣钱这一完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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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目标而努力地向韩国流动；二是自我需要的满

足，指朝鲜族完全了解自己生活的目标，并且努力去

找寻可以实现自身目标与期望的手段，就是通过赴韩

国劳务最终在中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改变自己及

子女的社会地位；三是内在性，即朝鲜族在解释自己

所做的行为以及自己发生的经历时，将自己作为解释

的中心，他们并不会把责任推向外界或者社会；四是

个体定位，指朝鲜族在根据自身的目标和需要做出各

种决定时主要基于自己的信仰和态度而很少考虑到

其他人的意见，他们不会因为那一系列的磨难、困苦

而退缩；五是契约性，即在朝鲜族之间的交往过程

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契约性的而非情感性的关

系，他们更多的是为共同的目标而聚集在一起，相

互之间有明确的责任义务关系。同时，赴韩国打工

的大潮中也体现了“通过从众来创造自己的生活”，
虽然表面上倡导选择、自由和个性，但却并不必然

会使个体变得与众不同，更多的人是从众的心理，

但却看似是自主的选择。
4.流动的实用主义目的———挣钱与消费

朝鲜族流入地都是经济较发达地区，向境外的韩

国流动的朝鲜族中中年人占大多数，这主要是由于朝

鲜族在语言、习俗方面与韩国相似，并且可以比较容

易地利用各种亲属或血缘关系达到流出的目的。他们

自身一般是学历较低的农民，因为劳动技能的缺乏，

在中国只能从事工资较低的 3D 工作，而在韩国，他们

从事同样的 3D 工作，工资会翻 3-5 倍，有的甚至高达

10 倍，高收入吸引了朝鲜族赴韩国打工，这是中韩劳

动力市场格局与价格差异造成的。调查表明 90%的朝

鲜族出国的目的是打工赚钱、增加收入、供养子女上

学及家人日常生活。他们挣钱的目的，一是为了养家

糊口、承担子女高昂的教育费用，承担家庭责任，这一

批中年人是极其愿意为家庭付出，为了子女的教育以

及向上的社会流动做出牺牲，这种价值是反个体化

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但这种价值只在这

一代朝鲜族人身上还残存着，年轻一代的朝鲜族更注

重自身的快乐、幸福、轻松，他们多数不愿意重复他们

父辈的路———通过辛苦的赴韩国打工改变命运，他们

多数人讨厌韩国，不希望去韩国受苦，更希望留在中

国的某一个大城市安逸地生活，在他们身上再也看不

到他们前辈为家庭和后代的向上流动而做出牺牲的

身影。对他们而言，去韩国更多的是去留学、旅游以及

正常的工作出差，不再是卖苦力的形象。朝鲜族青年

一代的个体化倾向非常明显。二是为了炫耀性消费，

赴韩国打工后回国的朝鲜族成了高消费的主力，吉林

省延吉市的消费水平很高，而当地的经济并不十分发

达，主要依靠赴韩国打工的收入及汇款维持较高的消

费能力，当地的朝鲜族通过消费改变自身在原有社会

阶层中的社会地位，这是典型的个体化的表现。朝鲜

族的青年一代更是高消费的一群，通过炫耀性消费博

取自身在群体中的位置，为了维持较高的消费，其父

母需要不断地赴韩国打工，朝鲜族进入了消费———打

工———再消费———再打工的循环。无论是打工还是消

费，背后都有着一种从众的力量，大家都去，看似是自

主地做出了选择，但是却被一种力量支配，这是一种

市场与资本结盟的力量，让他们耗尽自己的青春、身
体以及生命。他们从“有主见的人”变成了“受人支配

的人”。
5.朝鲜族的女性流动———家庭权力关系变化

传统的朝鲜族女性是家庭主妇形象，传统的朝鲜

族家庭是父权和夫权占支配地位的，传统的朝鲜族男

人是大男子主义的，而在当今社会流动的大潮中，朝

鲜族女性成了流动的主力军和前锋。初期赴韩国流动

的很多女性是通过假离婚后与韩国男性假结婚实现

的，他们获得韩国国籍或者永住权之后再将自己的丈

夫及其他亲属通过关系接到韩国打工，实现跨国流动

网络的再生产。另外，从工作性质上说，朝鲜族女性在

韩国更容易生存，更容易找到工作，比如饭店、超市、家
政服务类、医疗系统看护服务等，多数朝鲜族女性从

事服务类工作，相比较而言，朝鲜族男性多数从事重

体力劳动，危险系数很高，比如建筑工人、海上捕捞渔

民、农民、船员等。朝鲜族女性走出家庭创造较高收入

的同时，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在慢慢发生变化。笔

者访谈的多个朝鲜族家庭中，女性出国劳务的比例较

高，男性留在中国照顾子女，朝鲜族女性成为家庭收

入的主要创造者，甚至是全部家庭收入的创造者，与

此同时他们的丈夫成为了留守丈夫和家庭煮夫。他们

在家庭中的角色都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形成了新型

的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模式，这也为朝鲜族的男女平

等提供了契机。但与此同时，女性担负的家庭和社会

的责任更大，他们的重担更多，做出的牺牲也更多，而

这一切都是他们自主选择的结果，彻底打破传统，为

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以及认定的幸福生活，可以颠覆传

统的家庭模式和家庭权力结构，这也充分证明了朝鲜

族社会的个体化特征。
6.住房、教育、医疗三大改革为朝鲜族个体化注入

动力

中国 90 年代末开始的这三大市场化改革使朝鲜

族一下子变得生活压力巨大，大多数朝鲜族赴韩国劳

务是为了在中国购买具有 70 年产权的商品住房、为子

女支付高昂的国内教育经费和留学费用、为自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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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保障的老年存够养老金和医疗费用。这三大改革

一下子将体制外的朝鲜族推向市场，他们如果没有韩

国这条路，就一定会走上农民工的路，以上三大任务

实现起来困难重重，而朝鲜族有效地利用了传统民族

文化的相近、中韩建交的制度性因素、全球化劳动力

市场的自由流动来实现了以上的三大任务，成功地应

对了中国的这三大改革，从一个文化边缘群体（可能

的弱势群体）逆转为市场上的成功者。这种成功使这

个民族空前自信，更加将自己的成功归咎于自己的努

力、拼搏、奋斗等完全个人的品质，不再依附体制内的

资源，不再参与体制内资源的激烈竞争，另辟蹊径，实

现了成功的个体化。笔者的一个学生在日本留学已经

4 年，当初家里拿出 10 万元作为她去日本的中介费，

现在其父母仍然还在韩国打工；另一个学生在美国留

学已经三年，当初家里拿出 2.5 万作为她申请美国研

究生的申请经费，由于没有奖学金，她每年在美国的

教育经费高达人民币 16 万元，这些资金都是由其父母

提供，她母亲在延吉成功经营着一家主营中韩跨国婚

姻的婚姻中介机构，现在她已经拿到美国绿卡，并计

划定居美国。他们都是中国的普通家庭的孩子，但正

因为他们的父母或去韩国打工、或经营与韩国有关的

生意，才有足够的实力供他们完成留学。朝鲜族是个

异常重视教育的民族，他们的普遍流动决定了他们认

为唯一能带走的就是教育教给人的东西，不是所有可

见的物质性的东西，这一点与犹太人非常相像。所以

大部分父母赴韩国劳务的最初动力都是子女的教育，

这与中国的教育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大环境是分不开

的。
三、阎云翔提出中国社会个体化的意义

阎云翔用中国黑龙江下岬村 30 年的研究个案证

明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并提出区别于西方的中国

个体化的独特模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性个体化趋

势在其他社会的多元化变种，也是在欧洲框架之外，

推动个体化成为一个全球性概念的一种努力和尝试。
笔者是在阎云翔的框架下，利用他分析中国个体化的

几个关注点来分析一个独特的朝鲜族社会，因为它与

汉人社区有很多区别，存在独特性，朝鲜族社会有一

种“走出去”机制，使他们的脱嵌走得更远，再嵌入时

已经沧海桑田，大多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或者子

代的代际流动。同样，运用贝克、吉登斯、鲍曼的个体

化研究理论以及阎云翔分析中国个体化社会的框架

完全可以分析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社会，其对传统独

特的利用与选择，以及对现实社会的不同形式的或成

功或失败的抗争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尤其对西藏和

新疆的少数民族，他们在个体化进程中是成功了还是

失败了，他们如何归因，如何解释自己的遭遇与困境，

都是可以继续深入的研究主题。阎云翔只是开启了一

个中国汉人社区的研究模式，更多的多元文化社区的

研究还有待拓展，这会更加丰富个体化的不同模式，

也更能促进个体化作为一个全球性概念的运用和普

及，也同时能帮助我们理解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理

解当下我们身处的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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